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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

南昌市科学技术局日前正式公布

2025 年第一批“一企业一博士”科技

人才服务行动入选名单。经企业需求征

集、博士意向对接、匹配论证及公示等程

序，全市 87家科技型企业与 115名博士

（含 10个博士团、38名博士）成功结对。

南昌给全市科技型企业“配对”博

士或博士团，目的是帮企业解决技术难

题、培养创新人才。

当前，南昌市正处于加快推进新型

工业化，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

代化建设“8810”行动计划，以链式发

展引领产业集群升级、动能转换的关键

时期，迫切需要通过人才引领破解技术

瓶颈、激活创新动能。

南昌市科技局副局长胡辉勇提到了

该市科技型企业和驻昌高校、科研院所

面临的双重困境：一方面，企业高端人

才引不来、关键技术攻不破，另一方

面，高校、科研院所科研成果转化率较

低、科研潜力尚未完全挖掘。

在胡辉勇看来，推出“一企业一博

士”科技服务行动，建立“企业出题、

博士答题、市场阅卷”模式，是南昌推

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

一大关键举措。优先支持高新技术企

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

推动以需定研、精准研发，实现“研”

在院校、“用”在企业。

首批入选企业广泛分布于电子信

息、医药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绿色

食品、航空、汽车及装备、轻工纺织等

重点产业领域。入企博士或博士团，有

的来自南昌大学、江西农业大学、华东交

通大学等高校，有的来自江西省科学院、

江西省水产科学研究所等科研院所。

胡辉勇介绍，每家企业原则上派驻

1名博士，全职或兼职服务，帮助企业

攻克关键技术难题、优化生产工艺、提

升产品质量。鼓励企业为入企博士

（团） 提供实际岗位，对“链主”企

业、龙头企业、重点企业，支持组建

3-5人的博士团队，围绕产业链共性技

术需求开展联合攻关。

在新能源汽车普及过程中，消费者

始终关注车辆的续航、智驾和电池安全

等性能。十几年里，曾建邦带领团队从

事动力电池主被动安全技术方面的研究

工作。前不久，这名华东交通大学副教

授的名字出现在了南昌市“一企业一博

士”科技人才服务行动入选名单里。

作为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

公司的特聘专家，曾建邦已下沉企业一

线开展了多年的技术服务，平日里除了

给学生讲课，他会留出更多的时间在企

业开展技术攻关。

曾建邦团队开发了一项电池主动安

全技术——基于车联网大数据的故障诊

断与预警技术，用了 6年多时间将动力

电池系统的故障识别率，由原来的 60%
多提升到现在的 90%多。除了继续死磕

这项技术，未来，他会在新能源汽车的

动力电池智能管理以及基于驾驶行为的

剩余里程预测、基于热泵的整车热管理

这三个方面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根据政策设计，博士的服务涵盖技

术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政策咨

询等 12 项任务，比如参与研发、解决

技术问题，开展培训、培养本土人才，

指导申报专利、科技项目，推动制定行

业标准等，服务期是两年，每年线下服

务不少于 10次，博士每人每年有 1万元

工作经费。

“我们和企业已经联合申报了 10余
项专利。”在曾建邦看来，相比发表学术

论文，自己的科研成果在企业和市场获

得实际应用，是更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据悉，市科技局建立了“一企业一

博士”数字化平台，企业可在线提交技

术服务需求，博士线上发布服务意向形

成“需求库”与“人才库”。通过“企

业点单、博士接单、政府配单”模式，

形成科技服务供需清单，采取在线揭榜

应征的方式促成企业与高校院所的初步

对接，再鼓励企业与博士开展深入洽

谈、实地考察。还设立了“链式服务+
集群攻关”机制，针对重点产业链“链

主”企业、龙头企业和重点企业，组建

跨学科博士团队，协同破解行业共性难

题，合力突破重要技术壁垒。

为了确保博士和博士团的服务过程

能追溯、服务成效可量化，南昌市通过

量化指标、“三级联动”考评和刚性奖

惩约束机制确保博士服务成效，由企

业、县区科技主管部门、市科技局和链

长办公室单位多方参与博士服务成效考

核，对年度考核优秀的入企博士和博士

团提供绩效奖励，不合格的强制退出。

江西省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副所

长刘觐认为，通过博士入企，定点挖掘

企业技术需求、凝练攻关课题，建立企

业需求导向的项目研究机制，可从源头

上将科研成果供给与企业生产需求紧密

耦合，有利于促进科研成果在企业一线

转化，推动高校院所开展订单式研发，

帮助科研人才在企业一线成长。

“我们鼓励入企博士利用自身科研

成果在企业实施成果转化项目和中试基

地建设，在经费、团队、平台等方面给

予支持。”刘觐说，入企博士与服务企

业签订“五技”项目的，个人分配的成

果转化净收益占比不低于项目团队总额

的 60%。此外，入企服务博士视同“科

技副总”，支持申报各类科研项目并给

予优先推荐。

南昌推出“一企业一博士”行动

破解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双重困境”

□ 高 星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研究员

7 月 4 日，甘棠箐遗址研究
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 《科学》
（Science）在线发表研究论文，向
国际学术界公布了一项具有重大
突破意义的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研
究成果。论文描述分析了在云南
甘棠箐遗址发掘出土的、35件保
存完好的、年代约为距今30万年
的木器，与木器伴生的文化遗存
包括大量石制品、骨角器、动物化
石、植物遗存和用火遗迹。

这些痕迹清楚、特点鲜明的
木器，是目前东亚地区最早的木
器，主要功能是对可食性植物根
茎的挖掘，可以被称作“挖掘
棒”。遗址出土的石器多为小型
刮削器，形态简单，加工痕迹精
细，彰显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的
鲜明特征。

甘棠箐遗址，坐落于云南省
抚仙湖南约5公里的一处自南向
北流淌的小溪西侧的坡地上。该
遗址发现于 1984 年，1989 年做
过首次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石制
品 和 动 物 化 石 及 木 质 材 料 。
2014-2015 年和 2018-2019 年两
个野外考古季，该遗址被再次发
掘，揭露面积 64 平方米，挖掘
深度3.5-7米，出土丰富的石制
品、动物化石、木质材料、植物
种子和用火遗迹。

此次出土数十件木器是一项
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由于木材
是有机材质，易分解腐烂，对于埋
藏环境和保存条件要求严苛，旧
石器时代保存下来的木质遗存十
分稀少，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木
制工具更为罕见，现有的证据仅
在非洲和欧亚大陆西部有少量发
现。甘棠箐木器是目前东亚最早者，不仅填补了国内
旧石器时代木制品研究的空白，同时对探讨木器的
起源、加工技术、功能、演化发展过程具有重大意义。

长期以来，学术界流传“东亚竹木器假说”，
认为东亚地区古人类在旧石器时代高度依赖竹木
器，那些相对简单的石器主要功能是制作竹木器，
后者承担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任务。一些学者到中
国南方和东南亚进行制作与使用竹木器的实验，证
明竹木器可以用简单的石器制作，并能用来从事很
多狩猎－采集和加工活动。但由于植物材料易于降
解，考古界苦于无法找到相关证据，该假说一直处
于理论探讨阶段。

甘棠箐成组木器的出土，证明东亚远古人类确
实制作和使用过木器 （目前尚未发现竹器），木器
在先民的生存活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甘棠箐所出
土的挖掘工具，大大拓宽了我们对早期木器加工技
术和使用功能的了解，也使“东亚竹木器假说”得
到强有力的支持。

甘棠箐遗址出土的石器，具有东亚旧石器时代
早中期的传统特点，但蕴含新的信息，对于重新认识
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传统的成因，和东亚古人类特定
的工具技术水平与认知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该遗址出土的石器大多为小型者，外观古朴，
缺乏技术的复杂性和形态的规范性，这样的材料曾
经被一些学者当作东亚古人类技术落后、思维简单
的证据。甘棠箐石器中有些标本在刃口处出现细小
匀称的修理痕迹，表明工具的制作者具有对石器使
用部位细致加工的能力。与石器伴生的用于对石器
精细加工的软锤材料，是目前东亚最早者，在世界
范围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中也难得一见。

软锤的发现，证明当时东亚的先民在石器技术
上并不落后于西方的同期人群，甚至在某些方面有
其特长和领先之处。这批石器材料还表明东亚旧石
器时代的石器特点及其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优质原料缺失的制约与影响，也由此催生了对可
用石材的精细加工和对木质材料的开发利用，表明
东亚古人类在技术、文化和生存策略上与西方古人
群有着不同的演化发展路径。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第一阶段。迄今我们
对当时人类的生产生活所知甚少，每一处新遗址和
每一批新材料，都会加深我们对远古历史的了解和
对人类发展历程的认识。

民以食为天。旧石器时代人类利用了哪些食物
资源，我们只能从他们的遗留物中得到些许答案。
当时人类食物获取的方式主要是狩猎与采集。狩猎
的证据很多，各遗址中大量存在的哺乳动物化石就
是明证，甘棠箐遗址也不例外。但采集植物性食材
的证据很少会被发现。甘棠箐遗址难能可贵，保存
了大量植物遗存，首次揭示了古人类盘中餐中广谱
型的植物食材，包括松子、榛子、猕猴桃、多种悬
钩子浆果及葡萄、飞龙掌血属等植物的果实。甘棠
箐遗址首次提供了古人类运用木质工具挖掘利用地
下植物根茎等食物资源的可靠证据，揭示了生活在
热带、亚热带环境下的东南亚古人群独特的资源利
用策略和适应生存方式。

该研究还揭示了在与欧洲和非洲不同的环境背
景下，东亚古人类独特的适应策略和生存方式。生活
在甘棠箐的早期人类在亚热带环境中以植物资源为
重要食物对象，而在欧洲舍宁根等北温带环境中，对
大型哺乳动物的狩猎则明显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揭
示出旧石器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和东亚古
人类因地制宜、灵活变通的适应生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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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咖啡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在科幻小说 《三体》 中，人类舰

队掌握了宇宙“空间流动”的奥秘，

实现了光速的“曲率驱动”，拯救了人

类……现实世界中，大气状态同样变幻

莫测，当飞机以高速刺破苍穹，其“心

脏”——航空发动机能否在万米高空、

极寒极热中持续迸发可靠动力？这关乎

战机能否制胜空天，也关乎乘客能否平

安抵达。

现实毕竟不是科幻，飞上蓝天之

前，需要在地面把风险降到最低。而打

开这扇风险管控之门的唯一钥匙，正是

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试车台（以下简称
“高空台”）。

2025年 6月，四川绵阳，中国航发

涡轮院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

踏入这座亚洲规模最大的高空台集

群时，发动机正被吊装入银白色的高空

试验舱，数万条传感器线路如神经网络

般连接着中央控制室。屏幕上，气流参

数以毫秒级速度跳动。85 后青年工程

师、中国航发涡轮院整机试验研究部主

试验员侯鑫正紧盯着曲线，指尖悬停在

紧急制动按钮上方。

“这里就是‘地面上的天空’。”侯

鑫正说，高空台能在地面“制造”出空

中飞行的真实条件，是航空发动机研制

不可或缺的“空中实验室”，是名副其

实的大国重器。而操控这些“高空气

流”的人，可谓驭风者。

中央控制室的屏幕上，发动机喷出

的烈焰与舱壁上的仪表灯光交相辉映。

这光影之中，仿佛又浮现出 1965 年龙

门山脉深处松花岭上的篝火，那是高空

台第一代建设者们点燃的希望之火。

2025 年，是我国第一座高空台建

设 60 周年。记者日前走进这座被誉为

“亚洲第一台”的神秘设施，探寻那些

驭风者们——从筚路蓝缕的开拓者，到

地震废墟上的重建者，再到今天守护

“中国心”跃动的年轻一代。

风穴拓荒

四川江油，龙门山脉深处的松花

岭，一片高低错落的大型试验设备屹立

如初。

这里是我国第一座高空台的诞生

之地。

中国航发涡轮院职工邓小勇是在这

里长大的，父母皆是航空战线的建设

者。于他而言，高空台的重要性可谓耳

濡目染：“研制先进航空发动机必不可

少的大型试验设施”“航空发动机在高

空台试验舱中会经受各种考验，验证性

能、完善设计”……

早在“一五”期间，高空台建设就

被写入我国航空工业发展规划。后因国

际风云变幻，高空台建设几经波折、被

迫中止。而从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开

始，欧美航空强国斥巨资加快建成了

20余座高空台、50多个高空舱。

1964年，我国作出开展三线建设的重

大战略决策，并决定把高空台作为国家重

点工程，在我国西南战略腹地选址建设。

次年春天，一个由 18人组成的工作团

队带着一纸介绍信离京入川，组建航空喷

气发动机研究所（现中国航发涡轮院）。

这里是“蜀道难”之地，却承载着

“上青天”的使命——建设中国第一座

高空台。

这群人中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是最

早一批“驭风少年”。中国航发涡轮院

专职总师刘志友常听老人们讲，在物资

极度匮乏的年代，年轻人用最原始的工

具，开始了这项艰巨的工程。他们常扛

着零件过江，肩膀上磨出的茧子比扳手

还硬；生活上喝的是平通河的水、住的

是茅草房、吃的是地瓜藤。这里群峰环

抱、地势险峻，却成为建设者眼中“天

然的屏障与理想的试验场”。

高空台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主体

包括连续气源、进气系统、高空试验

舱、冷却系统、排气系统、试车工艺系

统、电气控制系统、数据采集系统等

15 个组成部分，占地 100 多万平方米，

拥有大型非标试验研究设备数十套。

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度匮乏和技术严

密封锁的环境下，在经济不发达、交通

落后且毫无现代工业基础的大山中，建

设这样一个世界级的大型试验设施，其

难度可想而知。

刘志友告诉记者，老一辈航发人穿

山打洞、架桥垒台，踏上了“边建设、

边研究”的创业之路。白天，成吨重的

设备、器材凭借人抬肩扛，蹚过湍急的

河水，运上陡峭的山坡；夜里，建设工

地篝火熊熊，劳动大军干得热火朝天。

20 世纪 70 年代初，当得知中国人

正在自主建设高空台，几位外国专家轻

蔑地说：“你们中国没有能力搞高空

台，再过 20 年，我们送你们一座，供

教学用。”

当时研制一线的年轻人听到这样的

声音立志要争口气，并把新中国第一座

高空台称为“争气台”。他们用手摇计

算机、三角板一点点“绘制”出高空台

的雏形；夏天酷热、冬季湿寒的加工厂

房里，他们换人不换工，风里来雨里

去，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现实。

这里有个年轻人，就是后来鼎鼎大

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1970 年

来绵阳时，他才 33 岁，此后在这里度

过了人生中最富活力的 30 年，也见证

了我国规模最大航空发动机试验研究基

地的腾飞。

他在担任整机试验室主任时遭遇缓

建期，留下一句名言：“如果搞不出高

空台，我就永远不离开山沟，死在松花

岭，埋在观雾山！”他带领大家组建

“设备安装收尾队”，完成 20 套大型设

备工艺调试，硬是把缓建期变成了学习

期、研究期。

从 1965 年开工建设到 1995 年首台

建成，全国近百家单位联合攻关，上万

名研制人员艰苦努力，历经 30 年拼搏

坚守、攻坚克难，仅用了不到国外同行

十分之一的建设经费，终于叩开“蓝天

之门”，不仅探索出一整套航空发动机

高空模拟试验技术，更使我国一跃成为

全球第五个、亚洲第一个拥有连续气源

高空台的国家。

很快，高空台就被评为“1995 年

全国十大科技成就”，次年更是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截至“十

五”末期，高空台为“昆仑”“太行”

“玉龙”等我国多型先进航空发动机研

制作出重要支撑。

数字驭风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发生特大

地震，紧邻震中的高空台严重损毁，科

研生产被迫中断。

面对断壁残垣，我国决定在异地重

建高空台。曾经，一批年轻人带着一腔

热血走进大山；数十年后，又一批年轻

人带着新的使命走出大山。

2010年，随着奠基仪式上第一铲土落

下，由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产业发展基

地、科研办公区等组成的绵阳航空城建设

全面铺开。在 16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井

然有序地规划了多座满足不同型号研制

需求的高空台和相关配套试验设备。

高空模拟试验现场，四五米长、数

吨重的发动机上下台，调用的设备工具

多达 30 种，连接的测试线路有上百

条，位置间隙要求精准到 0.01毫米，时

间控制要求精准到秒……海量的测量数

据、庞大的存储计算以及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资源调度如何统筹？

在高空台的重建中，一群 80 后、

90 后科技人员开发了“数字化作业系

统”。他们用代码重建“争气台”，实现

了 30种工具的智能调度和 100条线路连

接的优化。这与 20世纪 70年代人工搬

运零件的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发动机停车！”

2021年，随着主试验员的一声令下，

松花岭试验基地的历史使命顺利完成。

“观雾山下起风雷，平通河畔尽朝

晖……”

这一天的深夜，松花岭试验基地高

空台操作间里传出了从未有过的诵读

声。这场诵读是高空台人对松花岭试验

基地的告白，也是最后的告别。

中国航发涡轮院整机试验研究部副

部长刘冬根告诉记者，回想松花岭试验

基地，再看绵阳试验基地，高空台就像

浴血的凤凰，已经从地震中涅槃重生。

进入新时代，高空台迎来了一批更

加年轻的“驭风少年”。中国航发涡轮

院整机试验研究部工艺室副主任夹福年

正是其中的代表。作为一名 90 后工程

师，夹福年和团队一起在 AES100 发动

机的高空模拟试验中取得了重大突破。

2024 年 1 月，AES100 发动机在四

川绵阳成功完成了高空台燃油结冰适航

符合性试验。这是国内发动机首次开展

燃油结冰适航试验。团队研制开发了燃

油配水装置以及制冷装置，攻克了燃油

结冰模拟和验证关键技术，最终实现了

燃油结冰适航试验一次成功。

“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

人，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

人。”蓝天之下，绵阳航空发动机试验

基地红旗墙上的誓言格外瞩目，见证了

这个大型试验设施的涅槃重生。

倾听风语

重生的高空台，见证了新时代中国

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快速发展，托举起一

颗颗强劲的“中国心”翱翔蓝天。

在高空台的展厅里，一张老照片格

外引人注目：1965 年，一群年轻人在

松花岭的工地上点燃篝火，他们的脸上

洋溢着青春的笑容和对未来的憧憬。而

在展厅的另一头，一群年轻的工程师正

在电脑前紧张地工作，屏幕上闪烁着复

杂的数据流。

这两张照片，跨越了 60 年的时

光，却诉说着同样的故事——一代代年

轻人用青春和智慧，追逐着中国航空动

力的梦想。

刚进入高空台试验团队的时候，侯

鑫正对于这份工作的想象更多停留在

“大国重器”的宏大叙述里，但真正走

进试验舱的那一刻，他才切身感受到，

每一个细节都不允许出现差错，一旦有

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至今记得第一次担任主试验员

时，紧盯着屏幕上跳动的参数大气都不

敢出，生怕哪个参数突然出现报警飘

红，手心里全是汗。

当时负责试验的专项总师说：别紧

张，所有数据都正常，如果出现紧急情

况，按既定的应急操作步骤执行，但要

保持敬畏，这些参数就是高空台试验的

产品，只要数据真实有效，就是对型号

的最大贡献。

“那一刻我明白了，所谓‘工匠精

神’，就是在数据洪流中保持敏感，在

毫厘之间守住底线。”侯鑫正说。

高空台试验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

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也是体力与毅力

的双重考验。

单次试验可能长达十几个小时甚至

通宵达旦，在夜深人静之时，所有参试

人员不仅要保持强大的定力，还要时刻

关注发动机运行参数的变化情况。以高

低温起动试验为例，需将发动机在极端

环境中“浸透”，然后必须连续多次起

动才算成功。

“当发动机终于点火成功，呼出的

白雾与尾喷流交融的瞬间，那种震撼

难以用语言形容。”侯鑫正说。

从 1965 年的自然山风，到 2025 年

的数字风流，高空台见证了中国航空动

力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伟大历程。而

在这背后，是一代代“驭风少年”们的

青春奉献。

时间向前，高空台的重要性愈加凸

显。在海湾战争中，号称“不可击落的神

机”F-15 的发动机，正是经过长时间的

高空模拟试验后才横空出世，苏-27 飞
机使用的发动机也经过这一研制过程。

在侯鑫正看来，这份工作带来的不

仅是技术成长，更有对生命的深层理

解。办公室走廊的墙壁上挂着历届劳动

模范和优秀青年的照片，那些定格在青

春面庞上的笑容，诉说着几代高空台人

的接力传承。

盛夏的试验台热浪翻滚，青年项目

副总师樊巍的安全帽下汗水涔涔。他常

常白天记录上千组数据，夜晚查阅中外

文献。当尾焰在屏幕上划出优美曲线

时，他笑道：“航空发动机研制没有终

点，我们永远在攀登。”装配厂房常常

彻夜通明，陈立文所在的青年团队用

30 小时完成发动机分解，张亚隆核对

52 份报告时连“半根发丝细的痕迹”

也不放过……

在这片见证了无数青春热血的土地

上，新的“驭风少年”正在崛起。他们

将继承前辈的精神，继续与风为伴。

2024 年中国航展上，当解说词提

到“历经上千小时高空台试验验证”

时，镜头恰好扫过了几位两鬓斑白的专

家，他们入职时还是青葱少年，如今已

满头华发。

“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让我体会

到‘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

意义。”侯鑫正说。

对这些驭风者而言，每次试验都是

与航空发动机的深度对话，在数据与烈

焰交织的征途上，守护每一次托举战鹰

翱翔的澎湃动力。

“亚洲第一台”背后的青春接力

驭 风 而 行
科学闪光者

科研生态圈

2023年，绵阳试验基地职工走过国旗墙。 中国航发涡轮院供图

劳动建所时期，涡轮院职工在

平通河河滩上挖沙石搞基建。

中国航发涡轮院供图

2024年，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中国航发展台上，

展出的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舱模型。 中国航发涡轮院供图

2008年，远眺松花岭试验基地一区。

中国航发涡轮院供图

甘棠箐先民用木器挖掘植物根茎示意图。

甘棠箐遗址研究团队供图


